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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分明就是另类的阳光
在草木体内，

像火苗一般到处乱窜
谷子跟田畴等待了太久

如今在布谷鸟的催促声里
在老牛的眸子中

有一种希望
是对成熟坚定不移的信仰

就像坚信春天会来
大地会换上一件崭新的衣裳

三月来到，秧苗插进天空的倒影
水田将风云变幻揽入怀

雨水浸润葳蕤，
铺展着诗情画意

滋养着古老而又年轻的节气
而农人的颊上，

总会荡漾止不住的欣喜
在万物向暖的三月里沉醉
此刻雨水充盈泡涨了葱绿

葱茏交错的景致，
拔节成季节的守望

三月委托炊烟
用吐青泛绿的笔触轻轻一点染

村庄就深陷盛大的葱茏
阳光和雨水交替着

轻叩每一粒谷子的门扉
轻抚每一茎秧苗的身段

正在打开历书里
关于一个节气的详尽描述……

一窗晨曦红
两地光阴轻
九钱茶香浓

时光泡暖的情节
翻滚一壶岁月
轻吮轻吮 那些

指尖采摘的故事
又一次攀爬

一岭一岭茶园
婉约的背影

伴着蛙叫鸟鸣
藏进乡村小令

那柄叶脉生长的日子
一片、二片、三片
伴着烟香茶沸

漂漂浮浮
拍打阳光的翅膀
一杯、二杯、三杯
一壶茶的时间
时光悄悄爬藤

带着老屋的记忆
绵延蓬勃的绿意

煮熟的乡音
开始返璞归真
热乎乎的茶香

能否暖醒
窗前消瘦的月光

太爷爷给三爷爷的名字起得
好，叫“安邦”。三爷爷就真的当了
一辈子的村干部，为村民操了一辈
子的心。他一辈子清贫，唯爱他的
小布包。

每天天色尚早时，三爷爷就起
身穿衣。他从炕边摸索出一盒火
柴，唰的一下，一根火柴被划开，屋
子里瞬间有了光亮。他小心翼翼地
用火柴点燃煤油灯，煤油灯很小，
火苗一闪一闪的，有些晃眼睛。山
风吹来，火苗乱晃，他一手端灯，一
手护着火苗，慢慢走到堂屋，从靠
墙的大板柜上的小箱子里取出一
个小布包，然后一手端灯，一手拿
包，走到门后的小桌旁。

尚未坐定，他就用粗糙、布满
青筋的手慢慢展开小布包。一层紧
实的白粗布被展开后，一个更紧实
更小的包裹出现在眼前。三爷爷在
衣襟上擦擦手，拿起更小的包裹，
拆开一层细白纱，再打开一层牛皮
纸，一个小本子出现在眼前。本子
已经泛黄的封皮有些皱巴，他用手
捋了捋，竭力把它抚平。打开本子，
粗糙的纸面上满是用铅笔写的数
字，三爷爷从身边的椅子上拿起一
副“缺腿”的眼镜，架在鼻梁上，低
头，把本子凑到灯前，看着数字。过
了一小会，他一边嘴里小声念着数
字，一边拿起黑色的木质算盘，噼
里啪啦地拨起来。

屋里的煤油灯焰在山风的吹
拂下忽闪忽闪的，三爷爷的脸一会
儿严肃，一会儿喜悦。刚开始，我很
不明白他在干什么，就小声地问哥
哥，哥哥告诉我，三爷爷在算账。

算完账，三爷爷又小心翼翼地
把账本先用牛皮纸包起来，用细纱
布、粗纱布一层层包裹好，再放回
大板柜上的箱子里。此时天已微微
亮，三爷爷就叫起堂叔、堂姑们一
起出门干活。

从我记事起，村里已家家有自
留地。我记得那次在村里的公房里
分东西，三间大屋子坐满了人。两
盏大煤油灯点得很亮，高高地挂在
两根柱子上。三爷爷坐在屋子中
间，当着众人的面，满脸严肃地打
开小布包，拿出账本，大声念起来。
三爷爷念名字和数字时，大家似乎
都屏住了呼吸，十分安静。灯光照
在三爷爷那瘦削的脸上，有一种不
可侵犯的威严。我已忘却大家都分
了什么，只记得大家离开公房时都
面含笑意，安静地拿着东西离开。
看着大家满意地离开，三爷爷也一
脸轻松，收好账本，最后一个关门
离开。

公房分完东西，三爷爷依然不
时拿出小布包算账。每到交公粮之
日，三爷爷严格按照账本比对数
目，村民所交数目从未出过错。村
里修公共道路或到大队里公派干
活时，三爷爷也在本上写写画画。
那些日子，他既要忙村里的事还要
忙大队里的事，小布包就被他随身
带着。但无论多忙，三爷爷都把它
包裹严实，珍藏在衣兜里。我知道，
那是一个老党员、一个老村干部对
工作的热心，对村民的负责。

就这样，三爷爷的小布包陪伴
了他好多年。粗布、细布都已磨烂
了，但是小账本仍然保存完好。三
爷爷去世前依然把小布包放在他
枕头边，时不时伸手摸摸小布包，
嘴里长舒一口气。见我在身边，他
就对我说：“娃呀，你长大要好好念
书，将来做个好干部，继续给村民
们记账、算账吧。”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答应，三爷
爷很开心地笑了。此时，阳光从窗
户照进来，他瘦削苍白的脸上一片
阳光。

三爷爷离开时，亲人们围在他
身边，小布包也放在枕头边。他用
老弱无力的手摸了摸小布包，指了
指我，就没再说话，安静地走了。我
明白，他想让我长大后当个村干
部，继续为村民们记账。

时隔多年，我读了很多书，认
了很多字，但没有当村干部，村民
们也不需要再用本子记账了。可是
三爷爷的小布包我一直珍藏着，我
告诉自己，无论在哪个岗位都要像
三爷爷一样敬业。

三
爷
爷
的
小
布
包

赵
春
燕
（
山
东
）

渔歌唱晚渔歌唱晚 李海波李海波（（安徽安徽））摄摄

收割完油菜籽的春水田，如
同分娩后的母亲。恢复元气，急
需一场酣畅淋漓的雨。

“山田过雨正宜耕，畦塍处
处春泉漫”。春雨一般是温柔
而娇羞的。好在，还有哗哗的
蓄水，从高山上的人工湖流下
来。春水田又活泛起来。水一
润，耕牛就该上场了。犁铧翻
起的黑色泥浪，一层一层。犁
铧，白亮亮得耀眼。新起的泥，
光滑如镜如丝。水面上奔走的
水蜘蛛和抱着遗落的油菜荚、
战战兢兢的蚂蚁面对突如其
来的巨震惊慌失措。老牛只笃
定向前，从不会想到甩掉枷锁
揭竿而起。一切的不安，最后

都有一个完美的归宿——蚂蚁
在岸边找到新家，水蜘蛛从来
不惧漂泊天涯。

春水田被疯长的油菜秆根
茎支离得凹凸不平的肌肤，又
平整如初，脸上红晕再生，她在
等待下一场孕育。

“小田微雨稻苗香，田畔清
溪潏潏凉”。小秧苗迫不及待地
要分家了——他们嘴上没唠叨，
却以噌噌噌蹿高的个子，宣告
对脱颖而出、看到更蓝的天空
的渴望。分家，意味着单门独
户，自成一家，然后长成真正的
稻子。插大秧子的舞蹈如火如
荼地上演，春水田就是最明净
的舞台。

“野田春水碧于镜”，薄薄
的水面，开始倒影天光云影和
飞鸟的踪迹，也折射出半酥软
的土坷垃。明晃晃的水田里，
插秧应该是技术活。只见母亲
手起分秧，一落手，秧苗便直
直地立在了田里。一起一落之
间，水连成了一条线。我该如
何表达这个句子带给我的美
感？是武林高手踏浪而来，脚
尖撩起的水花；是柔曼女子依
依裙带牵扯出的弧线。看得手
痒，我也撩起衣袖，挽起裤腿，
跳进田里学插秧。然而，我的
处女秀，硬是把直线推进搞成
了逶迤蛇行。父亲一声断喝：

“你这是搞啥子？上去！”把我

赶上了田垄。在大人的责备声
中，我失去了插秧的机会，只
能眼巴巴望着大人们在田里
妙手翻飞。

春水田是这个大家族的母
亲。黎明的薄雾中，她目光脉
脉，只希望眼前成行成排的万
千孩子快快长大！等到孩子们
个个都开了稻花，冒出了谷壳，
灌了清浆，胖了身躯，直到白花
花的香米从碾米机上如春水一
样流淌，春水田又开始平静地
等待孕育又一场新生。

济慈在诗中写道：“大地的
诗歌从来不会死亡”。春水田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又何尝不是
大地上一首永不死亡的诗歌？

云水稻禾春
宋扬（四川）

清晨，阳光一片柔黄，溜进
窗里，让人不忍长睡，快快爬
起。午后，阳光灿烂，有金属的
质感，沉甸甸的。黄昏，阳光仿
佛有了一层红色。孩子被阳光
笼罩，像画里的天使，偶尔一声
欢笑，穿透树木的叶子，把栖息
的鸟吓了一跳。草在夕阳里静
默着，柔软，碧绿。

棉被和衣物被搬到阳光下
一晒再晒，黄昏时，把脸埋进
去，有暖融融的感觉。被子和衣
物吸纳的阳光像醇酒，即使只
是放在那里，也可以感受到绵
延而醉人的气息。

欢跃的鸟在阳光中雀跃，
身姿美好，它们从清晨就开始
鸣唱。鸟声汇在一起，成了一部
交响乐，此起彼伏，高低音和

谐，不突兀，更没有跑调。云雀
的鸣唱直上云霄，非常顽皮。麻
雀的吟唱若有所思，婉转随和，
高潮处会被更高亢的唱腔掩
盖。但是，麻雀不气馁，一直坚
持着自己的声音，它们不计得
失，宠辱不惊，所以，麻雀才成
为一种生命力极强的生灵。鸟
笼里的鹦鹉非常骄傲，不高兴
时不理睬人，高兴时“点头哈
腰”。鸟儿不断地吟唱，有难言
的喜悦，它们是在珍惜这阳光。

正是春天。草长莺飞，百花
齐放，这是四季中的盛典，让人
的身体深处有着莫名的冲动，
似乎心潮澎湃，仿佛又说不清
自己渴望的究竟是什么。

随意望去，处处草绿花红，
鸟语花香。

看来，鸟和花是一对配合默
契的好搭挡，在鸟的叫声中，花
慢慢探出头来，睁开眼睛。鸟的
欢悦暗合着生命的萌动，那些
沉睡了一冬的泥土也会悄然醒
来，人们用农具唤醒它们，就仿
佛看到了麦苗、油菜在泥土的
滋养下茁壮成长，庄稼像新婚
后的小媳妇，正在秘而不宣地
孕育着新的生命。

鸟语花香的季节是美好的
季节。阳光正好，立春、雨水、
惊蛰、清明，都是丰盛的节气，
花争先恐后地吐露芳香，生怕
错过了成长的旺季。无数双眼
睛都在期待着岁月这场热闹
的演出能有一个花好月圆的
结局。

此时的天空比别的季节要

湛蓝得多，就像梦一般，蓝盈盈
的，没有乌云的遮挡，一眼就可
以望到无限辽远的地方。此时
的阳光也浑身都是劲地照着大
地，让所有的生灵都从容地找
到自己的幸福。

鸟语花香，万物茁壮，岁月
静好，现世安稳。

有一首歌唱道，甜蜜的梦
啊，谁都不会错过，终于迎来今
天这欢聚时刻。这首歌分明就
是唱给春天的鸟语和花香的。

鸟语和花香惺惺相惜，彼
此感激。想来，它们应该是非常
惜缘的，要不，它们怎么会那么
动人心弦？

鸟语花香，春意浓浓，一切
都在春天里美好了起来，生动
了起来，各展其美，各尽其妙。

鸟语花香
王吴军（河南）

暮春三月，风和景明，一连
数日的清明雨水终于停了。清
晨的空气中，弥漫着碧桃花的
馨香。小区里的几处小竹林，顿
时吸引了一些采笋的女人，寻
一些鲜嫩的竹笋回家满足味
蕾，而在山区长大，看惯了幽幽
竹林的妻子，对这些细小的毛
竹笋不屑一顾。随着春深雨水
的暂歇，禁不住妻子的一番唠
叨，驱车到城郊原野，便融入了
一些同样踏青赏春的人流。

经过连日雨水的滋润，原
野上的泥土松软了许多，芳草
如茵铺满山坡，人们或支起帐
篷小寐，或牵引风筝上下翻飞，
或野塘垂钓，或在草间、塘畔寻
觅荠、蕨、苋、蒿等野菜春味。妻
子对眼前的这些都不感兴趣，
而是拉上我，拎着竹篮，去了远

处那片葳蕤的竹林。
“剪剪轻寒袭春笋，金猊喷

香薰袖暖”。暮春乍暖还寒，给
春笋挂上了“寒笋”的标签。雨
后的竹林，青青郁郁，枝叶纷
披，竹叶上还有残留的水滴，渗
透着一缕晚春的清凉。走在竹
林边，放眼山野晴空，呼吸着清
新自然的山野气息，不禁有了
心旷神怡之感。

深春时节，正是春笋疯长
之时，这些嫩嫩的精灵紧挨着
一根根竹子，一个个从泥土里
冒出头来，尖尖的头、浑圆的
身、匀称的节，剥开外叶，清绿
与乳白相间，十分娇嫩。山野的
竹林，沐浴过细雨的春笋极多，
而且长势很快，蔚然迸发，难怪
北宋文学家张耒雨后观笋，发
出了“荒林春雨足，新笋迸龙

雏”的感叹。
笋，炒煮凉拌，味香质脆，

酸甜兼有，被古人视为菜中珍
品。古人食笋，历史悠久，成书
于春秋时期的《诗经》中，就有

“其籁伊何，惟笋及蒲”“加豆之
实，笋菹鱼醢”的吟咏。春笋喜
雨，生机勃勃，大抵是春笋有着
拔节怒发的旺盛生命力，且成
群连片蓬勃生长，故古代诗人
在描写春笋时，多以“龙雏”来
加以形容，如北宋大文豪苏东
坡就吟咏过“邻里亦知偏爱竹，
春来相与护龙雏”的诗句，明代

“青藤画派”鼻祖徐渭亦以“小
叶潇潇翠羽疏，东攒西簇护龙
雏”来诠释春笋多生的内涵。

采笋是一门细活，脚要稳，
眼要尖，手要快，而且拿捏到
位，方能不损春笋。毛手毛脚的

我便成了提篮的跟班，妻子承
担了采笋的活儿，十指挥动
间，一根根竹笋从泥土里被拔
起，折断，动作麻利如行云流
水，我一时间看得呆了，脑海
中仿佛出现了北宋名僧惠洪
《西江月·十指嫩抽春笋》中的
画面：“十指嫩抽春笋，纤纤玉
软红柔。人前欲展强娇羞。微
露云衣霓袖……”

采罢嫩笋，塘边洗手，忽然
发现青草丛中，一片蕨菜葳蕤
生长，青翠欲滴，绿得耀眼。妻
子惊喜莫名，赶紧采摘装篮。

“竹笋初生牛犊角，蕨芽新长小
儿拳”。看着篮中笋、蕨相间，春
味盎然，一缕宋代诗人陈普笔
下“深春笋蕨千锺禄，落日渔樵
三岛仙”的惬意感受，顿时涌上
心头。

深春笋蕨千锺禄
李笙清（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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